第六卷，第二幕，第四场释经笔记
事件一：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（19:1–29）
所多玛人显明他们无可挽回的邪恶（19:1–11）
1. 两个天使。 叙述者没有明说前一个场景中的「那些人」（18:2、16、22）与这两个天使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同样，他也没有明说那些人与「耶和华」之间的联系，而耶和华正是他们其中的一位（参18:10–15、17–21、22–33）。显然，他有意要他的听众把现象层面与神学层面联系起来。作为叙述者—历史学家，他从地上的观点描述他们：他们看起来是「人」（见18:2、8；19:16）；作为叙述者—先知，他从天上的观点描述他们：他们是神圣的使者。《希伯来书》的作者反映了这两种观点：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；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」（来13:2）。
在晚上。 考虑到亚伯拉罕的营地与所多玛之间的距离（20英里），这可能不是同一天。从词源上来说，希伯来文中表示「晚上」的词意为「黑」。随着太阳落下，这座城在物质上的黑暗，与随后发生之事件在道德上的黑暗彼此相称。
坐在城门口。 城门通常由宏伟的建筑物构成，为狭窄的通道和城门入口两旁的房间提供遮蔽。长老和官员在这里坐在石凳上，裁决法律事务并讨论地方事务。城门是集体权威与权力的实体象征。罗得出现在这里，表明在政治上，他已经与所多玛人合而为一，甚至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。奇怪的是，在公共生活的焦点之处，罗得独自一人，这暗示只有他关心这个群体的利益和福祉。随后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。虽然在政治上与他们合而为一，但在神学上，罗得仍然与他们有别。
俯伏在地。 虽然罗得在处理这个局面时犯错并处置失当，但在整个故事中，他对陌生人的款待显明他渴望行义（见18:2；彼后2:6–8）。款待客旅是一项几乎具有神圣性质的律例。在属灵上，罗得与他的邻舍有着不同的本质。
2. 我主啊…… 将罗得的话与亚伯拉罕的话作比较。这段对话很相似，但缺少亚伯拉罕认真接待客人时所表现的那种周到。
家。 罗得已经用所多玛的一所房子，取代了他从前搭在这座城附近的帐棚（见13:12）。
3. 切切地请。 罗得只是表现出惯常的待客之道，还是他已经预料到邻舍的奸恶？后一个解释得到随后事件的证实，也得到他吩咐他们清早上路这件事的证实——大概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进出这座城——并且也得到便雅悯人在基比亚所发生之平行事件的证实。在那里，主人也是一位老人，他警告自己的客人，在这个邪恶地方的城中广场过夜十分危险（士19:18–20）。
筵席［mišteh］。 这个希伯来词指一场宴会，即用食物和饮料丰盛地款待宾客（见创21:8；26:30；29:22）。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罗得也以恩慈款待他的访客；然而，在叙述者对这两件事件的描述中，罗得的筵席和待客行为，无法与亚伯拉罕丰盛的膳食和慷慨的服事相比。
无酵饼。 这种饼可以很快为意外到访的客人预备好。
4. 各处的人……连老带少。 这些细节是必要的，为要表明所有被毁灭的人都是邪恶的（见18:16–33；另见6:5；8:21；罗1:26–32）。然而，不能强迫这段文字把罗得的女婿也包括在这群暴民之中（创19:14）。天使把他们算作罗得家庭的一部分（19:12），而不是所多玛的一部分。
所多玛。 这座城在这里犯了两项罪：侵犯客旅和反常的情欲。城里的人所要求的不只是同性性行为，也是强暴。圣经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其他罪，包括社会压迫（赛1:10、17）；奸淫、说谎和帮助罪犯（耶23:14）；以及骄傲、自满和不怜悯有需要的人（结16:49）。
5. 任我们所为。 希伯来文直译是「使我们可以认识他们」（见4:1；参18:19）。这些人把婚姻的亲密关系贬低到最低层次的性交；他们对真正亲密的委身一无所知。他们强暴人的思想、情感和身体，把神圣之事琐屑化，并使粗俗之事合法化。在旧约中，同性性行为是死罪（利18:22；20:13）。所多玛这项行为的罪，大概是最恶劣的一类性犯罪：同性集体强暴（参士19；犹7）。他们公然反抗的淫乱，是亚伯拉罕对公义和款待客旅之热切追求的反面（见下文「神学反思」中的「同性性行为」）。
6. 把门关上。 这大概是一项勇敢的行动，他冒险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以保护客人，而不是一种欺骗行为，为要向他们隐瞒他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提议。
7. 众弟兄。 希伯来词直译是「弟兄们」。罗得以平等的身份向他们恳求，以赢得他们的善意（见29:4）。
这恶事。 他的恳求以他自己的义为前提（见彼后2:6–7）。罗得知道何为是、何为非，因为他有良心，也因为他从亚伯拉罕那里领受了教导。Sarna解释说：「这段叙事虽然含蓄，却毫不含糊地宣告，一切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和一切社会价值，都必须服从于神所命定之道德秩序更高的要求。」
8. 我有两个女儿。 罗得自己现在面对了他选择认同所多玛，而不是认同那位蒙神赐福的叔父所带来的悲惨后果（见第13章）。他面对令人悲痛的不道德选择——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是错的。一方面，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家，其中包括他两个女儿的贞洁；她们大概已经许配给人（19:14）。在摩西律法中，侵犯一个已许配女子之贞洁的人要被石头打死（申22:23–27）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承载神形像的人，她们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罗得提出这个建议，可能是为了向那些人强调他们邪恶计划的严重性和致命后果。然而，如果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任人侵犯，罗得就会使自己牵涉在这项罪行之中。
另一方面，罗得有义务保护他的客人，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他的家并处于他的保护之下。他们也是承载神形像的人。（罗得此时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接待天使。）如果他把自己交出去，他的家人和客人就会失去保护者。既然圣洁的天使本来可以在这之前介入，他们就迫使他作出选择。可以推测，如果罗得把天使交出去，他的家人在所多玛的审判中就不会得到保全。他得救了，但只是勉强逃过一劫（见下文「神学反思」中的「后果」）。
9. 这个人。 希伯来文直译为「那一个」。他们用一个轻蔑、不确定的「一个」取代他的名字，目的是剥夺他的身份和重要性。这群忘恩负义的暴民难道忘记了吗？大约十五年前，他们之所以得到拯救，是因为罗得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（见创14:14–16）。他们容许他住在城里，甚至坐在城门口。这个群体中的男子也与他的女儿订了婚，然而他们却拒绝他的义。值得肯定的是，罗得在道德和属灵上与他们分别出来（路6:26）。
现在……作起审判官来了。 直译是：「现在他甚至还要作审判官。」一个辱骂人的以色列人也曾指控摩西犯了同样的「错误」（出2:14；徒7:27）。
10. 伸出手来……门。 见下文「神学反思」中的「公义与怜悯」。
11. 眼睛昏迷［sanwērîm］。 通常表示瞎眼的希伯来词是 ʿiwwēr。这里的希伯来词在其他地方只出现在列王纪下6:18的相似语境中。从犹太亚兰文和这两处经文来看，它的意思是「使目眩」和／或「使迷惑」，这暗示他们暂时被一道耀眼的强光弄瞎了眼睛。
罗得获救（19:12–22）
12. 女婿、儿女。 神关心整个家庭的救恩（见7:1）。叙述者不同寻常地在儿子之前先提到女婿，很可能是为了突出神的恩典。甚至他的女婿也被算作可以得救的家庭成员。
13. 我们要毁灭……呼声。 这呼声如今已经得到两位可信见证人的证实（见18:22、33）。
毁灭。 这里使用了与6:13相同的希伯来词，使人回想起洪水时期的审判。
14. 女婿。 他们大概不是那群被弄瞎眼睛的暴民中的一员（见19:4）。
将要娶。 这个希伯来词也可能意为「已经娶了」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些女儿就与女婿一起被留在城里，而罗得对这些女婿没有权柄。然而，更可能的是，这些女儿就是罗得所说「她们从未与男人同寝」的那两个女儿。这种说法在古代近东文献中用于已经许配给人的女子。
说的是戏言。 罗得已经没有道德上的说服力，这与亚伯拉罕形成鲜明对比；亚伯拉罕曾与神理论（见彼后3:3–4）。
15. 你的妻子……两个女儿。 这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拯救。
16. 迟延。 罗得在一座邪恶的城市里面，比在城外与神同在时更觉得安全（见19:18–21）。
怜悯。 叙述者清楚表明，罗得的得救并不取决于他自己的义，而是取决于神的怜悯。这对全人类也是如此（多3:5）。
17. 逃［mlṭ］。 这里是与罗得的名字 lṭ 有关的文字游戏。「逃」这个命令，是警告某人逃离战争所造成之普遍毁灭时使用的标准用语（撒上19:11；耶48:6；51:6、45）。
18. 但罗得说。 他的获救过程以令人无奈为特征。在这里，他的一大段话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
19. 蒙恩。 将这里与亚伯拉罕在18:3所说的话作比较。
这灾祸恐怕临到我。 罗得的恐惧说明了不信的非理性。神已经差遣祂的仆人来拯救罗得，而罗得仍然害怕自己不会得到保护。在他所表达的担忧背后，还隐藏着其他动机。正如他接下来的请求所显明的，他无法面对离开城市而生活的人生。
20. 这城不是很小吗？ 罗得正在恳求神保留比拉（见14:2），也就是平原诸城中的一座，而这些城原本都处在神的审判之下（19:25）。他辩称，既然这座有城墙的村镇很小，那么其中罪恶的数量就比较少，并且／或者它根本不值得费事去毁灭。他的论证显露出缺乏信心、对公义迟钝的属灵判断，以及对败坏城市生活软弱无力的嗜好（见19:18注释）。他自私地恳求神保留琐珥，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，却不顾公义；这成为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代求的反衬，因为亚伯拉罕乃是根据神的怜悯与公义为所多玛恳求。
21. 我必不倾覆。 神向极不完全之人所施的恩典令人惊叹，并且迁就他们的软弱（见16:9）。
该地区的毁灭（19:23–26）
23. 琐珥。 这座城是叙述者和他的听众所知道的，但考古学家至今尚未确定其遗址。
日头已经出来了。 在古代近东，法庭象征性地在日出时开庭（参伯38:12–15；诗5）。沙玛什（Shamash）是阿卡德人的太阳神，也是公义之神。
24. 耶和华降下燃烧的硫磺。 从科学角度来说，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烈火与灾难性毁灭，可能可以用地震来解释。在猛烈地震期间形成的裂缝，会把热气、气体、硫磺和沥青喷射到空中（见14:10）。而经常伴随地震出现的闪电，则会点燃这些气体和沥青。
耶和华。 叙述者以终极原因——耶和华——来框定直接原因「燃烧的硫磺」。因为有神学解释，就排除历史事件的科学原因；或者反过来，因为有科学原因，就排除其神学解释，这两种做法在神学上都是有害的。
25. 整个平原……以及地上的植物。 关于这平原，见13:10。就像洪水的全面毁灭一样（见7:21–23）。
26. 罗得的妻子。 叙述者没有解释罗得妻子的出身。她可能原本就是所多玛的居民，就像罗得的女婿一样。
回头看。 罗得的妻子摇摆不定，很可能仍然眷恋她所留下的一切，并且经历了她所认同之城市的命运（路17:32）。
盐。 在圣经世界中，人会在一个地方撒盐，把它定为永远贫瘠和荒凉之地（例如申29:23；士9:45；诗107:34；耶17:6）。
结论：亚伯拉罕眺望所多玛（19:27–29）
27. 回到那地方。 叙述者借着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，把第三场和第四场连接起来；这个结构指向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俯瞰所多玛时的那次谈话（18:16；19:27–28）。
29. 记念。 正如神记念挪亚和他的义，神也记念亚伯拉罕，并且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拯救罗得。亚伯拉罕是使人蒙福者，而他的祝福甚至对罗得也具有实际功效。亚伯拉罕两次救了罗得（14:1–16；19:1–29）。
事件二：摩押和亚扪的诞生（19:30–38）
30. 惧怕。 叙述者没有明说罗得为什么害怕住在琐珥。也许他察觉到那里有一种与所多玛相似的生活方式，并且预料它将来会遭到毁灭。
洞穴。 这与罗得在13:1–13中的富足和前景恰好相反。
31. 大女儿。 叙述者没有给这两个女子名字，借此间接责备她们，正如他在路得的故事中没有给拿俄米那位至近的亲属名字一样（参得4:1）。
说。 这两个女儿说明了人如何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
我们的父亲。 叙述者在亚伯拉罕和罗得之间作出对比。亚伯拉罕会教导他的儿女公义和公平（18:18–19），而罗得的儿女却几乎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什么。他的女婿嘲笑他，而他的女儿则按照「世上的常规」来考虑生儿育女的事（19:31）。
老了。 她大概是指罗得年纪太大，无法再婚并生下儿子，使她们可以借着这些儿子生育后代（参得1:12–13）。
没有男人。 当时的婚姻是由人安排的。她的意思可能是，在他们原有的社会生活遭到毁灭以后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关系，可以借此安排这样的婚姻。
按着世上的常规。 她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整个社会，而不是在神之下、倚靠祂赐下生命之福的圣约群体。
32. 来，让我们使父亲喝酒。 罗得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处理这个处境。他的女儿把所多玛的不道德行为活了出来，而她们的后代继续陷入性方面的不道德，引诱以色列的男子（见民25）。
喝酒。 见9:21。她们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她们的计划。大女儿密谋取代父亲的权柄。
从我们的父亲存留后裔。 希伯来文直译为「从我们父亲存留种子」。她对父亲值得称许的忠诚，以及她对延续父亲社会性生命的关切，被她那不道德的计划所玷污；这个计划出于恐惧，而不是信心。她完全没有提到那位使人怀孕的耶和华（对比16:2）。她这种不道德和自作主张的选择，与亚伯拉罕和撒拉对耶和华应许的信心形成对比；他们相信耶和华会从他们已经如同死去的身体中带出生命。
33. 不知道。 这句话在19:35再次出现。罗得已经变得完全被动。那个曾经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，让集体强暴者「认识」她们的罗得，如今甚至在使自己的女儿怀孕时，也不「认识」自己的女儿。
37–38. 摩押人……亚扪人。 这个典型的家谱式结论，开启了摩押和亚扪与以色列之间激烈敌对的故事（见民23–25；王下3）。然而，摩押人和亚扪人被神弃绝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问题的血统，而是因为他们恶待以色列（见申23:3–6）。然而，路得将从这个血统中出来，耶稣基督也将如此（见得4:18–22；太1:5）。因为路得的信心，她将被算在犹大支派之中。
第六卷，第二幕，第四场的神学反思
款待客旅
亚伯拉罕殷勤地以一场丰盛的游牧民族筵席款待耶和华（18:1–7），而耶和华以一份礼物回报他的款待，就是宣告撒拉即将生子（18:9–10）。罗得同样在城市中保留了游牧民族款待客旅的价值，而耶和华借着拯救他和他的女儿来回报他。接待旅客和陌生人是一项崇高的美德，而亚伯拉罕成为款待客旅的典范。新约关于款待客旅的劝勉（见来13:2），其动机可以在这样的事件中找到（另见士6；13）。
同性性行为
使徒保罗把这种性方面之败坏的属灵根源，追溯到人没有以感恩的心承认神：「因为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……所以，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……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……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。」（罗1:21–27）
犹大写他的书信，是为了鼓励教会与假教师争辩，这些人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」（犹4）。他提醒他们：「又如所多玛、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地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，作为鉴戒。」（犹7）
公义与怜悯
第三场已经确立，神不会把义人与恶人一同刑罚。恰恰相反，祂为了义人的缘故而宽容恶人。第四场确立，神不会未经仔细查验就施行审判（18:20–21；19:13）；祂必定为受压迫者伸冤，刑罚所有压迫人的人（19:4、24）；信徒的祷告是审判的管道；并且在审判罪人以前，祂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（19:7–8）。
神对圣徒的审判具有矫正性质（见箴3:11–12），但当祂最终的审判临到不悔改的人——如洪水时代的人和所多玛人——这审判就是刑罚性的。
以下图表将神的公义加以模式化：
	
	所多玛
	罗得

	判定
	有罪（19:13）
	好客／公义（19:2–3）

	审判
	毁灭（19:24–28）
	拯救（19:15–29）


与此同时，神在赐下怜悯的事上拥有至高主权。祂向罗得的家庭施怜悯（19:16；另见第三卷「家庭救恩」的神学反思），包括罗得的女婿（19:14）。祂甚至迁就罗得对城市生活的偏爱，准许他住在附近的一座小城里；但祂审判了罗得的妻子，因为她仍然依恋所多玛。当神的审判临近时，她成为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，警告人不可摇摆不定（见路17:28–37；彼后2:6）。
神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事件中毁灭恶人并拯救义人罗得，这与挪亚的故事形成显著的平行——两者都是神对罪恶滔天的群体施行灾难性的「毁灭」，只有义人和他们的家人得到保全，因为神「记念」圣徒。
在两个叙事中，耶和华都从天上「降下」祂的审判。祂或祂的天使都关上一扇门，将义人与恶人分开（7:16；19:10）；在两个叙事中，都有一只手伸出来提供保护（见8:9；19:10）。两个叙事都以醉酒和性方面的不道德作为结尾。
这些平行之处强调，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，祂以怜悯保全义人。它们成为神审判罪恶的范式（见彼后2:5）。
后果
罗得最终成为一个笑柄，因为他早先作出了愚昧的决定，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作选择。他被那片青翠肥沃的河谷土地吸引，离开了承载祝福的人，并最终在一座邪恶而不公义的城市中安家。
他试图作一个主人和父亲，却既不能真正保障客人的安全，也不能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果断的领导。罗得提出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的故事，似乎显明罗得真诚地渴望行正确的事，却彻底失败了。他被自己所拥抱的城市腐化得如此严重，以至于为了阻止一项暴行，他竟提出另一项同样不道德的行为。
罗得的女儿为了从醉酒的父亲那里留下后裔而设计的绝望计划，为罗得的悲剧性记载画上句号；这段悲剧始于他与亚伯拉罕分离之时。
尽管罗得与所多玛有联系，并且他的家人不信，耶和华仍然以怜悯保护他的后裔和土地（见申2:16–19），这是因为罗得谴责所多玛人的邪恶（彼后2:7–8）、他款待陌生人，以及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。

